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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容量资源因其稀缺性，正日益成为全球争夺的战略资源。中国

目前还处于原始资本积累没有完成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同时，必将牺牲一部分环境资源，但因环境容量的相对有限，中国在发展与环

保之间该如何求得平衡？中国必须在环保战略目标的确立、政策的制定、技术

的革新、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投入上做出整体性的重大改革。

一、环境容量资源成为全球争夺的焦点

近些年，在确定国际关系和议题的许多重要场合，无论是从达沃斯论

坛，到八国首脑峰会，到区域性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欧盟、东南

亚、中日韩这样的峰会，环保问题都成为了重要的议题。在中国跟一些主要

国家的双边会谈中，环保议题也是讨论的重中之重。

在国际经济、贸易、投资领域，环保问题也是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一

个重要因素，这涉及到周边组织，比如WTO里面专设了环境贸易委员会。而

且，在很多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中，一些非关税的绿色壁垒逐渐出现，跟环

境相关的诉讼日益增多。

国际社会有它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安全秩序、军事秩序，它们是

从历史上衍生和发展的。在新的时代，这种国际秩序已经延伸到环境领域

中，其实质是世界上不同国家争夺环境资源的一种新的场所。但在20世纪

六七十年代以前，环境问题还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一种

资本积累阶段
中国环保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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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的环境容量，那时并没有人认为它是短缺的。现在，科学的事实

表明，它已经变得短缺了，各个国家日益把环境容量资源看成是一种战略资

源。如果说二战之前全球范围内为了土地的分割，发生了很多大规模的战

争，现在的国际竞争，比如对战略资源的抢占，已经发展到环境容量领域里

面来了，这也包括太空、海洋、南极、北极等。很显然，由于环境资源的稀缺

性日益凸显，对环境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已经变成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中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环保

1．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来自于农民

中国目前还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实就是一个非均衡的发展阶

段。因为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它都要经过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发达国

家的原始资本积累靠什么？靠剥夺农民、靠“羊吃人”，比如英国的“圈地运

动”；还有靠掠夺殖民地，比如八国联军到中国来抢夺金子、白银、矿产、森

林等。这可以追溯到1750年或1745年，即工业革命的开端。原始资本积累的

意义何在？是要占据创造利润和财富的有利地位，这是最根本的利益。就是

说，一旦有了本以后，钱就能生钱，然后就可以坐地收租。今天西方的发达

国家就处于这样一个经济地位，然后它就利用这个有利地位或条件去搞技

术创新、研发高端产品。设想，如果西方没有经过原始资本积累这个特殊阶

段，谈什么品牌、高端产品和技术，无源哪来水？ 

中国的经济是后发的，这就需要判断它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是否已经

完成。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完成。当然，我们也积累了很多，共和国的经济发

展仅仅持续了近60年。然而，我们的原始资本积累靠的是什么？是农民做了

大量的贡献和牺牲。在我们长期的剪刀差政策、城乡差别待遇下，农民为国

民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劳动，但是收入却很低。低在哪儿？因为农民

的大量收入被作为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了，这是我们后发工业化进程中原

始资本积累的一个主要来源。当然，这也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不

得已而为之的一个经济发展战略。

2．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来自于环境资源

中国原始资本的积累除农民外，还来自于环境资源。发达国家也有环

境资源原始资本积累的来源，但它们是第一波工业化国家，那时的环境容

量足够大，人口也少，生产、消费规模也小，对于环境干扰的能力很小。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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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肯定没有全球性的竞争，所以发达国家的积累就完成了，并由此就有了

更多的财富和技术、更成熟的社会体制来选择更为清洁的发展途径。发达

国家的经济直到现在仍在持续地增长，靠的就是高端的产品、技术、品牌、

金融和服务业，因为它们的制造业、基础设施总体都完成了，已经过了发展

的瓶颈，现在是高附加值地赚钱。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还没有完成。作为社会主义国

家，中国不可能通过侵略别人进行原始资本积累；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也没

有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占据一个优势地位，来帮助和加速原始资本积累。中

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很艰苦：早期，被帝国主义列强封锁，完全靠自力更

生，只能让农民去积累，就得大量依靠资源投入，甚至于环境容量的投入；

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大规模的经济基础设施建

设之中，还依赖于大量的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中国的工业还得依靠制造

业、重化工业。

未来，随着国力的提高、物质基础的日益雄厚，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

位会发生变化，从现在这种不利的吃亏的地位，上升到越来越有利的地位。

因为财富积累以后，就会有更成熟的体制、更强大的政府力量、更高端的技

术、更好的人才。在这之后，中国经济有望闯过库兹涅茨曲线峰值（EKC）

这道门槛，经济会继续发展，并越来越依赖于金融业、服务业等高技术、高

附加值产业，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会降低，环境质量就会改善，这是一般

的经济发展规律。

3．中国的环保在日益加强

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

观去看，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规律和进程，都是围绕它的一个基本的经济

活动和社会活动去展开的，历史的进程也是这样。今天的中国尚未走出资

本原始积累阶段，不能脱离这个前提来衡量我们的政府对环境保护是否负

责。是否负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指政府对环境问题是不是有足够

的认识；另外，它有多大的能力，这体现在它的财力、公务员政府系统的数量

和人员的质量，体现在它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因为这些

都是政府掌握的资源。

在原始资本积累这一前提下，从中央政府来讲，至少它做出了负责任的

努力，这种努力是有进展的，并且在迅速地提高。比如，公共财政预算用在

节能减排方面的费用、增长速度、占的份额，近年来都处于一个上升的态

势。另外，政府在执法的力度和决心上也做了不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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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视野下中国的环保之路

我们既然处于国际市场之中，就要创造一些新的机制，来克服某些市场

障碍和市场失灵，以解决环境问题。这些新的机制，既涉及到国际体制，也涉

及到国内体制。比如，正在进行的全球气候谈判，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国际

体制，以解决全球气候暖化问题。而一个新机制能否建立，关系到人们的认

识差异和既得利益的分配，博弈难免。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该怎么办？

1．确定环保战略目标

首先要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有一种政治上的口号叫“不要先污

染，后治理”，这是一种好的愿望，我们要把它作为一种理想去努力，但是

从现实的层面上看，我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把库兹涅茨曲线峰值（EKC）降

得更低一些，让它来得更早一些。在一个可预见的历史阶段，比如在未来10

年—30年的时间内，我们的污染负荷可能还会加重。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

要做的不是把排放总量和污染负荷直接降低，而是控制其增长率，控制它的

强度、单位GDP的能耗、单位能源消耗的排放等。今后到一定的时期，我们大

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将结束，污染负荷有望下降。而且，那个时候中国

的国力将更加强盛，技术力量和经济结构都会发生改善，服务业在经济中的

比重会更高，就业机会也会更多。

我们不可能让我们的环境纯而又纯，按照环境经济学的观点，是允许

动用一部分环境资源的，但是我们尽量不要超过环境容量。虽然环境容量

是个不确定性的东西，但是在一些极端地区，比如淮河，肯定要采取相应的

措施。我们还要通过我们的体制设制、政策措施向企业发出正确的信号，逐

渐规范其行为，包括环境标准、许可、执法、监测，我们都要配合一定量的环

境经济政策，让它逐步有所改善。

2．进行技术革新

我们的政策是否有利于技术进步？因为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技术

进步，如果没有真正的技术革命，这些政策说得天花乱坠都是无用的。这些

技术，一是靠我们自己去研发，另外还要靠转让，这也是我们在国际环境问

题谈判中的一个焦点。国际上给中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中国也在努力，但

其力量在现阶段是有限的。能否把最先进的技术给转让过来，来加速我们

环保的进程，加速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

施。中国迫切希望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我们也提出了很多方

案，比如加强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在联合国范围内落实技术转让效果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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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和体系；敦促发达国家投入更多的资金，比如它的公共部门的资金，并使

其调整政策，促进私人投资，来支持这种技术转让；我们积极参与了各种各

样的论坛和进程，还有公约和议定书下的进程，包括一些双边的、多边的、

区域性的对话，等等。我们一直在努力，期望创造一个促进技术革新并惠及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环保新机制。

3．转变人员意识

在人力资源方面，从政府官员、企业CEO、大学教授，到一些社会组织

的社会活动家，都要有一个转变意识的问题。

4．保证资金投入

我们要保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社会资源，将其转移到境外产业、环境

保护的产业里来，转移到科技研发的技术领域里来。

结语

中国因其国情的特殊性——处于原始资本积累发展阶段——发展是否

可持续，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内外双重环境压力。目前中国要做的，除了更

好地维护现有的发展成果之外，应对环境战略、体制、技术、人才等进行整

体性规划和创新，同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迎接国际社会的各种挑战和机

遇1。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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